
藝評家眼中的溥儒與溥儒畫中
的臺灣

▌魏可欣

本文主要從 1949年作為切入點，以溥儒（1896-1963）及其相關的臺灣圖繪作品為探討中心，
首先，藉由媒體的報導與評論，勾勒當時的藝術環境，一方面理解該時代之人如何看待溥儒及

其繪畫，一方面敘及溥儒對於國畫的觀點和看法。繼而，透過溥儒取材臺灣的山水和花卉，分

析其渡臺後畫風。基本上，溥儒對這塊土地的自然與人文曾留心觀察，作品除了取材在地外，

面對時代聲浪及新的文明體驗，亦注入寫實的表現與要求，而經由圖像來源的追索發現，溥儒

繪畫中的寫實性，除了是日常生活體物察微的觀照外，還結合對經籍、文學、藝術等的慎思明

辨，最後透過筆墨、詩文的引力作用，達到一種本我生命與自然宇宙共感的心悟神契。

從 1949談起
　　1949年，伴隨著國民政府渡海來臺者除

了黨政軍的因素外，更有大規模的文化力量，

包括了文化財、人才及學術機構的大量化三個

面向。關於這一年對日後臺灣的作用力和影響

力，學者楊儒賓禮讚道：

　　 1949的禮物是結構性的，我們很難想

像抽離掉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歷

史博物館、中央研究院以後的臺灣文化

地理面貌；我們也很難想像抽離掉張大

千、溥心畬、于右任、錢穆、牟宗三、

徐復觀、李濟、梁實秋等人的影響以後

的臺灣文化界；我們同樣難以想像在臺

復校的校友對清大、交大、政大、央大、

輔大、東吳等校的專情有多深。1

上述人才中，「南張北溥」之張大千（1899-

1983）先於 1949年 7月到臺，接著 10月溥儒

也來到臺灣。

　　渡臺後，「南張北溥」相關的活動與畫展，

皆受到官方和媒體高度的注目與款待。就張大

千來臺首展，報導指出「一日間竟有數千人絡

繹前往參觀」，謂之空前盛況。隔了幾個月，

在第四屆全省美展舉辦的同時，張大千再次開

展，媒體紛紛刊文，《臺灣新生報》、《中華

日報》更為其製作特刊，另外，黃君璧（1898-

1991）、謝冰瑩（1906-2000）也特別撰文介紹。

而張大千畫展風光結束後不久，溥儒國畫展隨

之登場，同樣受到媒體和大眾的注目，報紙以

「萬人空巷，成績完滿」形容該展，黃君璧亦

曾為之撰文介紹。2

　　相較於張大千來臺後，多半是短期小住

（1978年始定居臺灣，直至 1983年），溥儒

寓臺近十五年（1949-1963），期間創作、教

學、課徒，於詩文書畫留下了不少臺灣相關的

記錄，如《南遊集》便記述了其遊覽日月潭、

草屯、直潭、太平山、宜蘭、碧潭、龜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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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山、秀姑巒、金瓜石、野柳及投宿北投溫泉

旅館鳳皇閣、美華閣及吟松閣等相關詩作。

媒體的報導與評論
　　安居於臺的契機，溥儒得以潛心創作，畫

藝更臻一層，50至 60年代圖繪了不少以臺灣為

主題的作品，就寒玉堂託管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之〈玉峰雪景〉、〈番人射鹿圖〉、〈海石〉、

〈朱槿圖〉、〈變葉木賦〉、〈水薑花賦〉、〈螔

蝓〉、〈萵苣〉、〈破帚生菌〉等，包羅萬象，

題材涵蓋了山景、風俗、礦石、草木蟲魚、花

卉蔬果等，就其圖繪的臺灣風物，別異於原本

為人熟悉的畫風。實際上，渡臺畫家各自的生

命脈絡不同，其心靈內蘊的創作意識與文化認

同未必全然相同。關於這些渡海來臺藝術家的

創作活動，當時評論（圖 1）曾觀察道：

　　 近三年來，自由中國文化活動，一天比

一天蓬勃起來。畫展之多，真是如雨後

春筍。而素來在臺灣盛行的日本畫風，

也給從大陸來的國畫漸漸壓倒了。民族

文化的威力真是無敵的。從大陸來效忠

自由中國的國畫名家群中，有數十年修

養工夫，有大量羣眾，而又任大學教授

者，大概有三位，這就是溥心畬、黃君

璧和何勇仁了。

　　 溥心畬以寫北派山水著名，但其所作山

樹，兼有南派參雜其間，這不能不說是

他的獨創了。何勇仁也是長於山水，筆

峯秀健，飛舞逼人，⋯⋯而何所作花鳥

動物，確有獨到，非人所及之處。⋯⋯

黃君璧專長山水，愛好藝術者無不知之，

其所學有謂專學石溪，有謂其刻下已放

棄石溪，而轉入宋元路子，將與宋元名

家並駕競爭，可惜他年來體弱多病，故

創作較少。

　　 溥老自舉行個展後，所獲甚豐，每日在

家作畫，畫罷，多為立於其旁之友人取

去，故友人中有藏其畫多至數十張者。

其唯一短處，乃不願多所應酬跑動，故

常不免開罪於人。何氏性情與溥不同，

平時措墨如金，雖至親好友亦不得其畫，

故社會流存較少。但其每次於展會中均

有偉大巨製，且富有文化運動興趣，故

「反共美展」，「自由中國美展」均推

其任國畫審查會主委，這當然不是偶然

的。黃氏與溥、何又不同，他能適應環

圖1　 吳雲　〈溥心畬．黃君璧．何勇仁〉　取自《自立晚報》，1952年10月16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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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面面周到，開會雖然不到，但必派

代表；請他作畫雖不畫，但他會說明理

由，而偶亦應酬幾筆，使人心平氣靜。

他之所以雖老而能娶得美妻，亦自有其

玄通所在。3

可知渡臺畫家於國府時期成為另一股臺灣美術

活動的新勢力，創作上多少得配合政府宣揚的

反共意識、民族精神與國家道統之文化政策。

就溥儒而言，同時代人對他的認識，概以北宗

山水聞名，兼擅南宗。另外，相較於何勇仁

（1901-1987）致力於美展的表現；黃君璧待人

接物的周到、圓融，溥儒應世態度似乎較為特

立獨行。

　　基本上，臺灣藝壇在 50至 70年代正籠罩

於國畫之爭，期間更成立了不少藝術協會或畫

會，關注的議題前期主要圍繞在探討日本畫風

是否為國畫，後期則轉為國畫現代化的推動。

若梳理國府時期的國畫論辯，可發現溥儒並不

積極參與其中，僅見 1949年報導提到：

　　 溥氏對於這次參加美展（第四屆）作品之

豐富，極為讚佩。對於國畫方面大部作

品都已融匯西畫筆法，溥氏以為此雖似

脫逸正宗，但多命意新穎，別成格調，對

古奧的國畫或能添注生機，別闢蹊徑。4

另外，1950年，溥儒擔任第五屆「省展」評審

委員，完事後，在《臺灣新生報》中發表了〈所

感〉一文，說道：

　　 國畫正規出於書法，國畫正宗出於唐宋，

先書法而丹青，然後可窺唐宋之堂奧。

南宋之世，日本朝鮮留學中國，皆宗南

宋畫苑，歸國而傳此宗畫法，後遂雜以

彼國風俗，變為日本畫派。其碩學耆宿

之士，仍守中國軌範，其不變者，篤守

師說；其變者，風俗事類使然，難以分

是非，定優劣也。今印刷日精，古人法

書名畫流傳日廣，達人君子，自能擇善

進學，光輝日新，發揚文藝之光大也。5

從這兩則內容，大抵反映出溥儒對於西畫或日

本畫派持開放的態度，不過，關於國畫定義，

他特別提及正規源於書法，正宗出於唐宋，並

主張借助現代印刷之利，向傳統古人法書名畫

學習。

在地與寫實
　　渡海來臺的藝術家，大體以承繼文人筆墨

傳統為宗，不過，相較於同時期其他渡臺畫家，

溥儒相關的臺灣圖繪卻流露著對這塊土地自然

與人文的觀察與留心，繪畫除了在地取材外，

圖2　1958　溥儒　玉峰雪景　寒玉堂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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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入寫實的表現與要求。

　　觀溥儒畫於 1958年〈玉峰雪景〉（圖 2），

題曰：「臺地暖，雪難見，如閩粵，惟玉峰高峻，

冬必雪，然陰則凝，睍則消矣。戊戌（1958）

季冬之月，茅舍沍寒，玉峰已雪，峰巔皚然，

而平岡茂林猶碧，且其山谿深險不能往，寫此

圖以寄意。」溥儒於卷首的遠景山體刻意留白，

以示皚皚白雪，點明畫題。接著畫出近景與中

景山體，在山脊平緩處凸顯茂密的林木，隨著

山稜走勢，林木的分布則愈遠愈疏。又，其提

到「山谿深險不能往」，故卷中特別在兩側連

峰中安置一蜿蜒溪谷，並運用透視法將消失點

設於兩山交合處，營造縱深，然後巧妙地利用

主景山脈後方淡墨勾染或留白的山體，達到與

兩側橫向山體的統合，形成山脈縱橫交錯的空

間態勢。

　　相較於現代人在維基百科或玉山國家公園

等網頁習見的玉山主景，對比溥儒描繪的玉山，

似乎有著極大差異，然從題識看來，應屬親身

遊歷，究竟畫家是如何思索玉山景致？藉由檢

視《玉山國家公園》或《健行筆記》等網誌的

介紹會發現，6溥儒描繪的玉山雪景很可能是在

今塔塔加遊憩區能經歷的觀覽體驗。基本上，

這一帶有多處的展望點，可以眺望玉山山脈、

阿里山山脈、陳有蘭溪、楠梓仙溪等美景，視

野極佳。溥儒 50年代曾於花蓮辦展，在著作《華

林雲葉》曾提到阿里山的相關記遊，循此，或

可推測溥儒應是在友人、學生的陪同下，計劃

由嘉義入阿里山，準備從塔塔加，造訪玉山。

　　重新檢視畫中所繪，溥儒在卷首的遠山保

留墨線勾勒的山稜，凸顯山脈的陡峭與強硬，

可能是從鹿林山或麟趾山遠眺玉山群峰。至於

卷中的山谿一景，則比較接近陳有蘭溪的 V形

河谷。整體而言，溥儒建構的玉山雪景並非眼

睛直觀的單一角度取景，而是畫家在「橫看成

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透過不同視角

的觀覽體驗後，摻合不同的景，對玉山雪景意

象的凝鍊。另外，溥儒這時期的用筆，已自書

法中淬練出非常有個人風格的短線、小皴與點

的堆積互動，異於傳統文人擅用的長披麻皴或

職業畫家優為之的斧劈皴。7

　　山水外，溥儒圖繪臺灣的花卉蔬果，或作

文人寫意如〈萵苣〉，或工筆寫生如〈朱槿圖〉、

〈變葉木賦〉、〈水薑花賦〉，值得注意的是，

後者的描繪技法既有東方折技花卉的意趣，亦

有西方標本植物的科學圖繪效果，具有高度寫

實性。舉〈朱槿圖〉（圖 3）為例，筆者今年春

欣逢此花，曾隨手拍照留念（圖 4），兩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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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溥儒所繪朱槿的生理性狀或特徵皆十分接

近真實花卉，整株恰如陳含光（1879-1957）的

跋文所言：「花如球綴團還密，色比珊紅艷不

勝。」經查，此花名為裂瓣朱槿（Separating-petal 

Hibiscus），木槿屬（Hibiscus），有諸多別名如

吊燈扶桑、裂瓣槿、燈籠仔花等，花期全年。8 

而溥儒題曰：「山谿凝露滿枝紅，一樹垂花暎

水空；畫閣曉妝初對鏡，卻疑殘燭照房櫳。三

臺多燈籠花，四時有之，寫其一枝並題。溥儒。」

從「四時有之」，表明其可能長時間關注過此

花。事實上，裂瓣朱槿不開花時並不起眼，平

日若沒有特別留心極容易錯過，且開花的時間

很短，一兩天便凋謝，正如溥儒詩文傳遞之歎

逝意象。

　　若進一步分析溥儒所繪，會發現其並不全

然採寫實手法。基本上，裂瓣朱槿的花萼有著

明顯色差，萼片反卷向上的部分色淡，底部色

深，但溥儒描繪時，僅以淡墨勾勒繁複的重瓣，

再施以重彩，並不以設色來強調花朵的立體感，

由於花萼缺乏彩度的對比，整體看來較為平面，

有種接近植物科學繪圖的圖像效果。（圖 5）

需留心的是，溥儒在處理花萼底部時，其線條

有明顯地加重、加粗，改以重筆勾勒，這樣的

線描方式，其實很符合視覺的體察。另外，相

較於花萼、花蕊以平穩勻稱的線條作為表現，

溥儒在處理葉片（圖 6）時，明顯地融入書法筆

法，葉脈線條講求提按、頓錯，且配合著筆鋒

的轉折，有意呈顯葉片生長、開展的不同姿態。

綜觀溥儒所繪的朱槿雖近乎實景寫生，但筆墨

情調仍屬傳統範疇，相同的表現亦可見諸〈變

葉木賦〉、〈水薑花賦〉。不過，這些花卉實

際上有其生長的生態環境，但溥儒多取一枝，

似乎有意以在地寫實，呼應國畫中的折枝花卉 

傳統。

圖3　民國　溥儒　朱槿圖　寒玉堂託管

　　關於這類的畫風，研究認為隱微接合了一些

西方靜物畫、膠彩畫，但缺乏進一步的討論。9 

溥儒圖繪臺灣主題的作品目前以原住民畫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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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裂瓣朱槿　作者攝於花開日 圖5　 朱槿墨線圖　取自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植物誌》，49卷第二分冊，頁70。

圖6　〈朱槿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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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深入的圖像分析。研究者曾仔細考察私人收

藏〈山番射鹿卷〉與寒玉堂託管之〈番人射鹿

圖〉（圖 7），指出畫中的原住民形象曾援引〈皇

清職貢圖〉中的臺灣生番、射鹿主題則承自中

研院史語所〈番社采風圖〉；獵人造形與身姿

（圖 8）參考了《裨海記遊》、《臺海使槎錄》

這類文字記載，更巧妙取用古畫劉松年〈羅漢

圖〉裡頭猿的動作（圖 9）；場景或氣氛營造，

圖7　民國　溥儒　番人射鹿圖　寒玉堂託管

圖8　〈番人射鹿圖〉局部 圖9　 1207　劉松年　羅漢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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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借自戲曲小說的插圖。10另外，畫上題識言及

的「冠鵰翎」，即頭冠配飾老鷹羽毛的風俗，

在鄒族、排灣族、魯凱族等臺灣原住民的衣飾

中相當常見，且在其男性社會中「冠鵰翎」具

有神聖重要的意涵。11就此看來，溥儒的原住民

畫題其實綜合了史料、戲曲小說、繪畫及現實

生活等多重來源。

　　眾所周知，溥儒曾為天潢貴胄，祖父為恭

親王奕訢（咸豐皇帝之弟，1833-1898），成長

過程，清宮的文化場域曾是重要「印記」，是

以，其圖繪的臺灣原住民，除了徵引史料外，

更選取一般畫家較不常採用的〈皇清職貢圖〉

作為圖像來源。循此線索，重新探究溥儒臺灣

花卉中的寫實性，自然地聯想到盛清時期宮廷

所精心繪製的一批動植物圖譜，諸如《獸譜》、

《鳥譜》、《海西集卉》、《畫群芳擷秀》等，

檢視當中余省（1736-1795）所畫《嘉產薦馨》，

會發現藿香（圖 10）的描繪和溥儒所繪的〈變

葉木賦〉（圖 11）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皆十分

強調葉片的設色變化，不過，溥儒所繪更為寫

實（圖 12），葉的輪廓線隨著葉色的變化或深

或淺，有些部分淺到和葉色融為一體，僅在枝

幹保留較明顯的用筆痕跡，整體遠看，會誤以

為並無線條勾勒，但細看卻能察覺葉緣和葉脈

緊勁連綿的線條。

　　就此畫的賦色，王耀庭先生指出，色面與

色面的接觸，留下淡白的空間，所形成以白地

為線的處理方式，幾乎是膠彩畫的一種常見方

法，但王先生認為溥儒是中國本位的觀點居多，

其審美感不可能受膠彩畫的影響。12另外，馮幼

衡女士則認為變葉木的五彩繽紛更具有現代感，

而這樣的變化與其說來自於膠彩畫的影響，西

洋各種近現代畫派—例如印象派—說不定提

供了更直接的刺激。13總之，溥儒這類畫風很可

能除了實景的寫生觀察外，亦參考了相關的花

卉或本草圖譜，兼及當時報章雜誌的照片，並

融合西方繪畫或東洋膠彩畫風的文明刺激，圖

像風格牽涉的來源可能極為複雜，但限於本文

篇幅，僅奠基於前人成果，針對畫中的寫實性，

提出一些粗略的觀察與推測，詳細研究暫待來

茲。而溥儒在這類臺灣風物的題識中，不少作

品皆採用寓意深遠的賦體，學者曾針對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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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體驗。推源究始，這兩次畫壇爭論，其實都

有對繪畫寫實表現的強烈訴求。溥儒身為藝壇

重量級人物，面對時代聲浪及新的文明體驗，

自然無法置身事外，如何在傳統筆墨中，回應

時代的變化和要求，他確實有在思考。不過，

替古奧的國畫添注生機並非易事，對溥儒來說，

必須前有所承，後有所續，並非斷然地從西方

或東洋移花接木，而是得從歷史的縱深中去發

掘當代的意義，於嬗遞轉圜處產生意義。

　　溥儒在其《論畫》曾提到：「畫山水花鳥，

如身在畫中。心悟神契，體物察微，如臨其境，

慎思明辨，必期一樹一石，無違於理。」表明

其對所繪的山水花鳥是經過體物察微的日常觀

照，但他繪畫中的寫實並非如照相般的轉譯，

文本，作過極精闢深入的解讀分析，14自不贅

言，然賦體與花卉的結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

騷體中香草美人特有的表現方式，實反映著溥

儒試著將過去經驗結合當下的生活體驗。

小結
　　在近代畫壇，繪畫的寫實性曾一度成為重

要主張，背後交織著錯綜的文化脈絡。回溯溥

儒於渡臺前、後所經歷的兩次重大變革，一次

是民國初年的傳統派與革新派之爭，一次是渡

臺後的中國畫與東洋畫之爭，兩者實質上皆為

近代西方文明對傳統文化的衝擊，只是後者係

源於臺灣在日治的五十年間被迫快速地邁向近

代化，透過日本引進的西方文化，成為時代的

圖11　1959　溥儒　變葉木賦　寒玉堂託管圖10　清　余省　《嘉產薦馨》　冊　藿香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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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透過對經籍、文學、藝術等的慎思

明辨後，達到一種本我生命與自然宇宙

共感的心悟神契。換言之，即經由現實

景物，並透過筆墨、詩文的引力作用，

拓展畫境，傳達互涉的人文活動體驗。

本文希望透過不同視角，補充對溥儒的

觀察，說明藝術家在時代流變中，如何

自覺地創作，調和傳統與現代意識，既

踵繼前人也自鑄新意，藉由繪畫顯像，

達到多元價值與文化融合！

本文蒙審查人給予諸多寶貴意見，特此 

申謝。

作者任職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公共事務小組
圖12　〈變葉木賦〉局部


